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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柳依然葱翠，红枫如火辉煌。白
桦经霜涂金色，龙凤之乡披彩裳。牧歌
颂吉祥。

茧手采撷玉米，铁牛装运菽梁。欣
喜乡村前景好，衣食无忧住新房。斧镰
旗劲扬。

阿日善古柳田园
仙翁彳亍向园巡，素裹发如银。刀

雕斧琢虬枝俏，体形怪、玉骨琼筋。漠视
寒霜风雪，笑迎盛夏阳春。

潢河之水润其根，岁月铸精魂。千
姿百态招人爱，年虽迈、神韵犹存。友别
欣邀留影，客来欢畅抚琴。

船桨摇开的岸
游离了长长短短的吆喝
船桨靠近的岸
依旧花开花落
柳笛悠扬
已找不到枯萎的音色
昨天的梦呓
已演绎成今天的传说
我试图从雁声里
找回春天
在深深的泥土里
发掘出盛满风雨的陶钵
长调悠扬
飘出古老的牧歌

向东流去
激流荡漾出浩淼碧波
桨声远去了
岸上依然燃着一堆篝火
在飘怱的牛哞羊咩里
还能听到粗声大气的吆喝
滋润着草原和沙漠
任一把锄头
在一片田野里涂抹
任一根牧羊鞭
放牧着远方的春色
套马杆抡圆游牧时光
乳香甜润了昭乌达民歌

纯净的水
跳荡着生命的脉搏
绕不过一座山的赭红色彩
也绕不过百柳的婆娑
在他乡的水岸
我蓦然回首
沧桑的画卷里
找不到童谣唱出的景色
乳名已走远
但童声却依然守望着一条小河
擦擦眼
在枕边的涛声里
找出英金河
以及父亲的一声咳嗽

英金河
犁夫

深秋
（外一首）

张仲仁

那年夏日的一天，妻子不知因何突然早起。也

没对我言语，穿上运动衣就出去了。当时只听门

“砰”的一声响。一个多小时之后，门又“砰”的一响，

她回来了，在玄关里，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好一

阵子。我已做好了饭，带着围裙抖着手赶紧跑过去

看，看见她拿着两棵蜀葵。有一米多高，绿油油的大

叶子。

“就是想栽。”说着就片刻不停地栽在了阳台上

的花箱里。我说：“开玩笑呢你？这么大的花，又是

裸根，你栽得活？可是神了！”她说：“栽活栽不活也

要试试！”

花 箱 不 大 ，当 年 是 为 了 种 菜 的 美 好 冲 动 而 买

的。种菜想来简单，但是却是真正种失败了的。于

是花箱就闲置在那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两棵蜀

葵栽进去，带来了久违的一片绿，阳光初照，天边还

带着彩霞，自然好。然而一米多高的大花，又是炎

夏，我想，想栽活，肯定没戏。尽管她很用心地培土，

又浇足了水。

果然，没几天，眼瞅着高高立在那里的蜀葵上面

的花苞和叶子就蔫了下来。接着就是不可逆转的枯

萎。我说：“算了吧你，这热火燎天的，白费事。又搭

工夫，又费心神。”然而，她就是不听，也不反驳，看着

花箱一天一干，总是天天浇水。直到花叶都干掉了，

只剩下一根光杆直立时，她还是不断地浇水。我有

点佩服她的坚持和认真，也暗笑她是不是有点愚。

但是这也不稀奇，我们这一代，多少人的本子上都写

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的名言

警句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转眼就是立秋了，她找来了一把剪子。“我修修

枝。”她说。我就站在一边看她怎么做。又心里笑她

死马当活马医。

她蹲下，小心翼翼地摘掉了残花和败叶。只剩

下一根茎秆的时候，她开始仔细端详。只见上面的

一半几乎都是干硬的白秆了，下面的一半还是泛着

青绿的模样。她就找到了白和绿的交界处，又向下

略移了半尺，比划了一下，又有点迟疑，又把剪刀向

上提起，在那白绿相交之处，“咔嚓”一剪子，就剪断

了。另一棵，如法炮制。旁边预备了一个大的塑料

袋子，她把剪下来的装进去，拎起来就下楼去倒了垃

圾。于是，两棵一米多高的蜀葵就只剩下了一尺多

高的光光的绿杆儿，在花箱中迎着晨光挺立。过后

不久，她又去看。那剪口齐齐的，顶着两滴水，圆圆

的，饱满，晶莹，剔透。问我这是露珠还是蜀葵的眼

泪？曙光初照，我看见了水滴里的世界。五颜六色，

变幻莫测，似乎还有几丝缭绕升腾的雾气。恰好儿

子买了一套《水知道答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水

知道答案！”

看着这样栽花的方式，和这样栽花的人，我有点

好笑。我到底看不清她如此突发奇想是什么意思。

然而，我还是不反对。生活需要丰富多彩，生活

需要打破沉寂。今生于世，纵然终归身膏草野，也

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呼吸只是生命的标签，

激情才是生命的标志。生命在社会关系中，想做的

事未必是该做的事。反过来，该做的事也未必是想

做的事。哪有那么多的心思？无论如何，不但要做，

还要认真做。克制自己，才能换来自由。生命本身

就是如此。哪来那么多的意义？时刻有心去做，时

刻用心去做，就是生命的意义。家父在世时说过，彩

虹没在天边，彩虹都在眼前。这几年我见到过几次

彩虹，刻意观察过，家父所言不虚。所以不管岁月如

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都要始终秉持一颗

看彩虹的心。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道理。

日子过着，一天天有说有笑的。但是她挂口不

提蜀葵的事，只是坚持隔几天浇一次水。我呢，早已

给她铁口独断，也就不再提她的蜀葵。

一天早晨，我隔着窗，看见东山之上，升起一轮

大大的红日。就打开小阳台的门，走了出去。小阳

台被照得一片金黄。金黄之中格外打眼的是那两根

蜀葵，光光的绿杆上竟然长出了娇嫩的小芽芽。没

几天，小芽芽就变成了小叶叶。又没几天，那叶片竟

然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由嫩绿变成了鲜绿，由叶

芽变成了叶片，由小小的叶片变成了大大的叶片。

不久就盖住了花箱，占据了小阳台的一半。蓊蓊郁

郁，一派生机。

直到入冬，气温已经很低了，百草枯黄，万花纷

谢，那蜀葵的叶子还是又绿又大，傲然挺立。肃杀和

凛冽的日子，那墨绿的碗口大的叶子，尤其让人眼前

一亮，心中一新。

一场雪后，盖住了它的大半。露出来的片片叶

子，虽有傲立之姿，但又有霜打之疲。叶面上细细的

网状脉络，水分十足，凹凸有致。有点像爷爷的名言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气质。

冬天的季节，阳光已远，罡风来袭，我每天去看

这两株蜀葵。有一天，我见那大大的叶子，边缘卷

曲，有些下垂。半翻的叶背，阳光照着，透过来些许，

有了半黄的光晕。

我久久伫立，想起了唐代陈标的《蜀葵》：“眼前

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能共牡丹争几许？

得人嫌处只缘多。”

这蜀葵是什么？说来也许让人笑掉大牙。蜀葵

是学名。南方又叫“大蜀季”“一丈红”。原生蜀地，

移来北方，高高挑挑，百姓谐音望形，就俗起俗叫，起

了个像“翠花上酸菜”一样的名字：“大秫秸花”。我

想起了当年验收百里文明长廊的时候，汇报说到“路

边开满了凤尾花，迎风摇曳，点头欢笑，迎接八方来

客”的时候，验收的人问：“凤尾花，是什么花？”答：

“就是扫帚梅呀！”

我宛然独笑的时候，她已站在我的后面了。只

听她悄声说了句：“只要再坚持一下，春天就来了！”

后来我们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事。我

说：“它终究没有开花。”她说：“不对。它开过的。在

那杈高枝上只开过一朵，小小的，红红的，重瓣的。”

我恍然如梦一般，眼前是小阳台，西边那花箱，是“万

绿丛中一点红”的景象。

蜀 葵
高韵声

“八一”前夕，几个战友相约，说四十多

年前我们曾在新疆留下戍边的足迹，岁月

倏忽，该回那个遥远的地方聚聚啦！

再回新疆，竟邂逅了久违的申志远。

本来，这家伙退伍后有个令人羡慕的

工作，他却不辞而别，仿佛一夜之间在人间

蒸发了。他说，他重回新疆，是为了报答。

人生很多偶然，不敌命运把控之手，总

是衍化为必然。当年，我们从辽西农村来

新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新兵下连队，大

多都去一线操枪弄炮，备战御敌，仅初中毕

业的他，却给团首长当了警卫员。

申志远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如果我是

首长，也会选他。

三年后，当提干、入学、转志愿兵无望，

我们谋划如何回村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

时，已是司机班长的他却得意地说，本人不

走了，次年就可转志愿兵留队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竟先期离开了

部队。彼时年底，老兵要离队，新兵未补

充，正常的战备不能停。好钢要用在刀刃

上，他那样的技术骨干就得顶上去。他的

主要任务是送物资送给养。那天，他从南

疆去北疆。

走干沟是去北疆最便捷的道路。

干沟，位于吐鲁番的托克逊县和库尔

勒的库米什镇之间，314 国道纵穿其中，全

长 50 多公里。它遍地光秃秃的石头和山

峦，不见一丝绿色植被，满目荒凉。一个

人，一辆车，在乱石穿空的山间穿行。山，

不断掠过车窗，黄色、红色和青灰色，皆是

山体最原始的本色。野驴在路边游荡。雪

豹、苍鹰在山间啸吼、盘旋。他感到了孤寂

和惊恐。他联想维吾尔族姑娘绚丽的彩

衣，心底方有了几抹亮色。

一 进 入“ 老 风 口 ”，就 有 了 不 祥 的 预

感。达坂城所在的峡谷，被称为“老风口”，

有 着 不 可 思 议 而 又 惊 心 动 魄 的“ 狭 管 效

应”。这里的风力十分强劲，一年中刮大风

的天数超过一百六十天以上。可怕的是，

大风起兮，狂飙纵横，甚至能够吹翻火车！

过“老风口”，竟然真的遭遇了狂风。

冬天的戈壁，石头仿佛长有翅膀，树叶一样

在天空飘荡。 汽车在风中，就像船儿在浪

中。他俨然坐在风篓里，轻飘飘，摇摇晃

晃。好在，他对油门、挡位、速度的感觉到

位，尚保持着自信的定力。

可是，就在将要安然穿过峡口时，汽车

戛然不动了。下车查看，他怔住了，一块尖

锐的石头砸穿了油箱，仿佛一个被切断了

动脉的人，死路一条啦！

车上是哨卡亟需的物资，米面油、炸

药，他不敢离开寸步。入夜，气温骤降，他

冻得失去了知觉。是牧人巴雅尔图救了

他。

那时生活窘迫，不像现在，一只羊死在

山野，任凭它膨胀如鼓，也不去管它。

牧人的一只公羊走失，他持手电外出

寻找，意外发现，因挡风玻璃被风沙击碎，

申 志 远 蜷 伏 在 方 向 盘 上 ，僵 硬 得 如 同 冰

雕。他赶紧联系几个牧民，将其送去了部

队的医院。

半年后，冻掉半只耳朵、一截小指的申

志远，经诊治复位出院，回到家乡，有了一

个医院后勤主任的头衔。

他很满意，说，当初当兵，不就是为了

跳出“农门”，有个公职吗！可是，一年后，

他却辞去“铁饭碗”，消失了。因为，春节期

间，他去看望巴雅热图，得知那只公羊在一

个风雪之夜再次走失，在寻找的路上，巴雅

尔图一脚踏空，不幸栽下悬崖，摔成了植物

人。他家有一双儿女，还有五匹马、一群

羊，妻子乌丽罕儿根本顾及不来。

申志远遂动了恻隐之心，毅然来到新

疆，来到达坂城，和乌丽罕儿一同，维持着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一年，两年，二十年，申志远的热诚，感

动了乌丽罕儿。经有关部门撮合，乌丽罕

儿与巴雅尔图离婚，与申志远结婚。两个人

一心一意，支撑这个家，给巴雅尔图擦身子，

用轮椅推他到草原上晒太阳。快四十年过

去了，巴雅尔图虽然不能说话，但总会对他

们微笑。

如今，巴雅尔图的儿女已经双双大学

毕业，参加了工作，定居在乌鲁木齐。他家

还更新了蒙古包，扩大了牛羊的数量，已是

闻名遐迩的“文明户”。

欢聚之后，战友分手。在踏上火车前，申

志远拉住我们的手说，只有报答，我才心安。

我要站成一棵树，把根扎在第二故乡！

达坂城之恋
（小小说）

边远

懂事明理起没有预测过，平时知晓幻想中没有梦

见过。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大喜的日子来临

之前，我能荣获“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实在是我人

生中最难忘的幸福之事。收存珍藏之时，心情尤为激

动，思绪万千，顿时灵感飞腾即出短诗一首：

光荣在党五十年，洗心革面树正观。

牢记誓词思进取，黄花有色润秋天。

光阴荏苒，五十年岁月仿若昨日星辰，如今我仍

然记得在填完“入党志愿书”之后，我曾在日记里写

下这样的心语，“入党志愿书”包含了我炽热的情怀，

追求与向往；“入党志愿书”融入了祖辈多少代人梦

想都不会有的情感；“入党志愿书”填满了我肩负人

生重任的肩头，督促我恪守党性准则，不断前进，交

出最佳答卷。

自从我在妈妈的陪伴下走进学校，随着文化知

识逐渐增长和思想觉悟不断提升，懂得了“母亲”这

个词还有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今天我已经把

党旗飘扬的声音和崇高的形象，写进了心中。

我愿做一匹备受父亲得意的红鬃马，为党的伟

大事业跋山涉水；我愿做一头备受母亲喜爱的老黄

牛，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热心服务。

我记得，那是 1970 年 12 月 26 日入党时，党支部

书记曾用诗一般语言说：共产党员，四个大字可谓金

光闪耀，她是真理的化身，前进的引路人，行动起来，

像江河冲出峡谷一路奔腾向前进发，如果倒下了，那

就是用血与火书写的“人”字，像丰碑矗立在父母心

中。写进“入党志愿书”的句号，是我们宣誓时永远

高举的拳头。

入党时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心

潮起伏，诗情涌动，不吐不畅。我以一首“赞颂‘光荣

在党 50年’纪念章”的诗，表达我的情感。

光荣在党五十年，砥砺承前志愈坚。使命驻肩

追绮梦，初心不变再扬帆。呕心沥血研高质，继往开

来战万难。我党英明谋事远，祖国昌盛若青山。

刻进心灵的记忆
鲍光武

我的作家梦应该算是随意而安的结

果 。

2021 年 2 月，我退休赋闲在家，写了一

篇《奶奶留下的回忆》，发表在《美篇》里，得

到了网友们的“大赞”，他们每句夸奖的留

言，让我成就感爆棚，也激起了我的创作欲

望，唤起了我的作家梦。

我要进作协！我把想法告诉了作家麻

彦君和李树民先生，他俩都表示赞同，并推

荐我加入了赤峰作家协会，赤峰作协又向

内蒙古作协推荐了我。

少小时，我还是受过文学熏陶的。爱

听故事，知道的作家也不少，高玉宝、浩然、

高尔基……课本里面有《半夜鸡叫》《刘胡

兰》《海燕》……在那个经济尚还匮乏的时

代，我的家庭还不富裕，可妈妈还给我买了

《西沙儿女》《金光大道》《鸡毛信》《小兵张

嘎》《地道战》《地雷战》……至今印象深刻。

新华书店离我家很近，每次进去就不愿意出

来，大多是免费看书店里的小人书，来了自

己喜欢的新书，总想在第一时间得到。可见

我对文学的热情还是蛮高的，书香的浸润，

应该是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素养。

参加工作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养成

了抄笔记、写笔记的习惯。留下几个笔记

本，里面摘抄了很多名言警句，还有一些描

写人物或景物的精彩句子……这些虽然都

是潜意识的，但应该是我的文学知识储备。

回首往事，在文学路上遇上两位为我

执灯的恩师。

一位是我高中的庞子谦老师，教我们

语文课，讲课声音洪亮，粉笔字写得特别

棒。应该说我那点可怜的文学知识，都是

老师在课堂上灌输给我的。他给我们讲

《祝福》《孔乙己》《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

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背影》《荷塘月

色》……有小说、散文，还有许多杂文和诗

词，我学了不少。老师在课堂上爱提问我，

加强了我对课文的理解，被动的去品味鲁

迅、朱自清、冰心……感觉他们就在身边。

老师还多次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

评改，给了我极大鼓励。

那年，我去浙江出差，想起老师讲的

《孔乙己》，就专门去了趟鲁迅的老家——

绍兴。参观百草园，亲眼目睹了碧绿的菜

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

桑椹……仿佛还听到了鸣蝉的长吟……看

见了活灵活现的闰土……在三味书屋，我

还有幸拜见了鲁迅恭敬的高而瘦、须发花

白、戴着大眼镜的书塾先生……虽然是扮

演的，但却活灵活现。之后，又到孔乙己茶

馆去喝酒、吃茴香豆……重新消化那时没

有消化了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提高了我的写作素养。

把我引上了文学路的是李树民，他是

我在研究室工作时的主任。我的第一篇文

学作品，就是和他合作的《坚实的脚印》。

1990 年，树民主任把一沓材料递给我：“市

政法委和市文联搞征文，旗里分配到研究

室一篇，咱俩合作，你主笔吧。”我接过材

料，一看是双胜镇司法所许占江的事迹材

料。在这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文学，只写了

些小通讯、小特写，承担这样大的任务，我

心里没有底，可这是主任安排的任务，又不

能不接受。

通过实地采访，许占江这个人的形象

一下在我脑海里活了起来。熬了两个夜，

我完成了初稿任务，交给了树民主任，他对

初 稿 进 行 了 润 色 ，这 篇 报 告 文 学 就 产 生

了。后来，这个作品被编入由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护法雄鹰》报告文学集。

加入作协，可不是凭一腔热情。需要

有硬货，那就是作品，我开始翻箱倒柜，找

我过去发表过的文学作品。

1992年，我写了《太阳石的诱惑》，被编

入著名作家毛宪文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

的《明星从这里升起》报告文学集。它是我

文学功底的最好展现，深得毛先生认可，在

他的《兼论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进行了点

评：《太阳石的诱惑》从煤的奉献精神谈起，

讴歌了温都花煤矿矿长张斌及其伙伴们像

煤一样为四化大业无私奉献的事迹……物

（煤之奉献）喻人（人的奉献）运用得非常巧

妙。

接着，我又接连找出来《为了生命》《海

阔凭鱼跃》《平凡岗位上的奉献》等几篇过

去发表过的报告文学。复印后，连同 2005
年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墨如风过》，

一并寄往了内蒙古作家协会。

正当内蒙古作家协会发展 2021 年新

会员，进入聘请专家组审议、投票的关键时

刻。《百柳》发表了我的散文《家里有娘才算

福》；此间，《赤峰日报》《红山晚报》连续发

表了《远去的土炕》《山杏》《奶奶》《陪护》等

作品，这为我入选内蒙古作协起到了“添柴

加火”的作用。

2022 年 6 月 13 日，我在内蒙古作家协

会网站上看到了内蒙古作家协会 2021 年

度会员发展公示，里面有我的名字。我高

兴得差点跳了起来，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耳顺之年，获此殊荣，算不算是大器晚

成呢？

我的作家梦
季磊

黑颈鹤黑颈鹤

吴太平吴太平 摄摄

金丝猴金丝猴 刘琼刘琼 摄摄


